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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每一种艺术形式都负载着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意识形

态所规定的意义。 与传统工业题材小说基于阶级斗争、生产矛盾、思想冲突设置叙事框架不

同，新世纪工业叙事显现独特的叙述特征和艺术追求，其主要情节可以概括为编年体、成长、
“生活流”三大模式。 三大模式具有丰富的具体内容和深厚的文化蕴涵，表达了创作者和阅读

者特定的文化心理诉求，但也存有值得警惕的趋于“另一种模式化”的隐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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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小说叙事结构中，作为按照一定规律组合而

成的一种固定的叙事方式，情节模式在小说文本结

构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

多德提出，情节是事件的组合，是对人物行动的模

仿，是人物的行动及其性格的发展演变过程，是“悲
剧的第一原则，而且是它的灵魂” ［１］。 学者南帆在

《论小说的情节模式》中认为，情节模式是“作家摄

取素材、赋予重新组织生活现象的艺术秩序”，情节

模式的建立“往往是人们特定的感受与认知现实的

方式转化为艺术把握方式之后的积淀” ［２］，既彰显

文学书写的文化意蕴，同时也体现了叙述方式。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每一种艺术形式

都负载着特定的生产方式及意识形态所规定的意

义。 由于当代中国的特殊境况，工业题材小说创作

受到了时代性、政治性的强烈支配和影响，惯以阶

级斗争、生产矛盾、思想冲突设置叙事框架。 新世

纪以来，工业题材小说①挣脱传统创作藩篱和某些

历史惯性，更加注重描写普通工人个体的性格、家
庭生活，以及在“民间世界”的命运沉浮，显现出独

特的叙述特征和艺术追求，其主要情节可以概括为

三大模式： 编年体模式、成长模式、“生活流”模式。
小说整体上呈现出两种创作倾向：一是由专注于社

６０１

∗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１⁃２７
［基金项目］２０１３ 年度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１３ＺＳ０８２）“叙事视阈：新世纪长篇小说综论”；上海师范大学研究

生优秀成果培育项目（Ｂ⁃７０６４⁃１２⁃００１０１８）
［作者简介］陈卫炉（１９８２—），男，江西上饶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本文讨论的作品范围是 ２０００ 年以来公开出版的工业题材长篇小说，主要有《汽车城》《遍地黄金》《走进夏天》《苦楝

树》《月亮上的篝火》《西圣地》《大工匠》《飞狐》《机器》《黄沙窝》《钢铁是这样炼成的》《问苍茫》《超低空滑翔》《东方大港》
《漂亮的事》《八月狂想曲》《红煤》《长门芳草》《工厂工会》《无碑》《非常城市》《湿润的上海》《车头爹，车厢娘》《生铁开花》
《工人》（于泽俊）、《钢铁年代》《五朵厂花》《玛依塔柯之恋》《风起毛乌素》《工人村》《红昼》《工人大院》《工人》（管新生、管
燕草）等 ３３ 部作品。



会历史文化的“宏大叙事”向重视家庭伦理生活的

“微观叙事”转变；二是由接受意识形态指挥转向贴

近市场和读者。 小说在进一步增强写实化、生活

化、平民化和现实性的同时，也存有值得警惕的趋

于“另一种模式化”的隐忧。

一、编年体模式

编年体是以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为顺序编撰、
记述历史的一种方式。 它源于中国古代史书编撰，
是史学文体中最古老的一种叙事形态，代表作有

《春秋》《左传》《资治通鉴》等。 编年体结构的叙事

优势在于消弭了时空界限，对历史宏观变化作连贯

轨迹清晰的描述。 综观新世纪工业题材小说创作，
编年体结构叙事成为一种创作常态，这主要源于中

国作家创作“史诗性”作品的写作冲动，也由于百年

中国工业历史为小说创作提供了坚实土壤。 新世

纪工业叙事摒弃先锋小说在叙事时间上的实验和

标新立异，严格按照历史事件发展的自然时序，尊
重故事发展的本来面目客观表现时间，保持了故事

情节完整流畅，方便读者对故事的基本情节有一个

相对明晰的把握和期待视野。
以两部同名小说《工人》为例，于泽俊的《工人》

叙写三代建筑工人的生活。 小说从 １９１９ 年母亲沈

剑云出生写起，一直写到 ２００９ 年，叙述了中国工人

９０ 年的生活历程，全面反映工人阶级生活状况。 小

说前半部写父亲鲁润德亲手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

刻下了毛主席的题词，结尾叙及第二代、第三代建

筑工人参加了“鸟巢”和“水立方”建设，在和人民英

雄纪念碑同一经度上接过了父亲手中的锤子、錾
子，成为新一代建设者。 这种貌似有意的情节设置

和勾连，使得作品充盈和弥漫着历史的纵深感。 管

新生、管燕草的同名小说《工人》，以“编年史”体结

构讲述武氏工人世家祖孙四代的命运沉浮与爱恨

情仇。 小说第一卷 “天之光” 写的是 １９０６—１９３０
年，主要涉及中共一大、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重大历史事件。 第二卷

“地之光”写的是 １９３０—１９４９ 年，涉及“八·一三”
战火、顾正红领导纱厂工人罢工、上海第四次工人

武装起义、上海解放等。 第三卷“人之光”写的是

１９４９—２０１１ 年，着眼新中国成立后工人阶级的坎坷

命运，重点讲述国企改革的艰难。 学者杨剑龙评价

说：“小说在以革命史为经、以家族史为纬中，生动

展现了上海现代工业发展的百年历程，也勾画了中

国工人队伍发展壮大嬗变的历史轨迹” “成为一部

值得关注的作品” ［３］。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小说

所叙革命史、家族史都是以时间的前后贯通和代际

的有序更迭连缀形成的，“作为一部叙述时间跨度

长达百年，又以工人为主角的长篇小说，……为了

体现‘编年史’体的效果，其中的人物几乎每人都被

分配参与了一次或几次重大的斗争，兼顾史、事、人
三者，以给人留下印象” ［４］。 小说贯穿“史”的线索

行文，遵照自然时序设置叙事时间，显现平实、简
明、通俗的艺术特质。

温恕的《工人村》从小切口折射宏大主题，被誉

为“沈阳工人的编年史” ［５］。 小说聚焦沈阳铁西工

人村这一地标性城市群落，描绘了以东北熔炼厂劳

模张凤林为代表的工人群体及家属的生活和成长

轨迹，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直至改革

开放艰难转型、重振东北老工业基地长达半个世纪

的沧桑巨变。 肖克凡的《机器》不仅成功塑造了建

国初期劳模形象，还探索表现了第二代工人形象，
为作品蓄积了某种扩大的涵义。 林青的《湿润的上

海》对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后期至 ２１ 世纪初期的上海纺

织工业和纺织女工进行了深度表现，为上海 ４０ 万纺

织女工精心构筑了一座文学的纪念碑。 刘华叙写

“一个铁路世家和蒸汽机时代的史诗”（《车头爹，车
厢娘》），在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时空背景下叙写三代

铁路人的成长历程和命运遭际。 罗基础的《玛依塔

柯之恋》以唐有福、唐小龙、唐小苏等为代表的三代

人人生经历为主线，以炼化事业中众多事件的曲折

变化为辅线，描绘出反映玛依塔柯石化基地发展壮

大的历史画卷。 编年体情节模式叙事，在真实的历

史时间、历史环境下，通过讲述一个个或真实、或虚

构的人物和故事，叙写一个个社会的横截面，从而

再现了工人阶级群体生活的全景全貌。

二、成长模式

文学是人学，英国学者乔纳森·雷班将小说定

义为：“各种各样人物之间的交互影响。” ［６］ 对小说

人物的地位给予充分肯定。 新世纪工业叙事承续

“新写实”小说创作风格，由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叙

事转向原生态叙事，客观真实地描写原汁原味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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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写人与生活的本来面目。 所塑造的人物往往真

实可信，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存在人物“扁平化” ［７］

“类型化”的弊端。
一是 “危难———拯救———振兴” 的人物成长模

式。 承袭改革小说的叙述套路和人物描写程式，倚
重当代工业题材创作的某种历史积淀和惯性，在意

识形态的规约和言说范围内，塑造了一批挽企业于

既倒的厂（矿）长形象，他们背负祖国和工人兄弟姐

妹的重托坚忍前行，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转型的

标杆，是支撑社会主义经济大厦的脊梁。 《钢铁是

这样炼成的》 以许港钢铁厂绝地求生———发展改

革———重获新生的叙事主线贯穿始终，讲述了以陈

大富、刘得旺为代表的许钢人励精图治、奋发有为

带动企业振兴崛起的故事。 《风起乌毛素》中的方

政矿长、《遍地黄金》中的党委书记兼矿长刘竹山、
《飞狐》里的余大中等，他们都是国企危局的拯救者

和企业改革的开拓者、推动者。 他们克服企业和工

人生存和精神的双重危机，打破旧的僵化行政管理

和经济运行体制，凝聚人心，劈波斩浪，实现了企业

的涅槃重生。 这种具有鲜明的左翼文学写作特征

和理想主义色彩的情节模式，大致属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文学精神的延续，在当下英雄主义精神稀缺的

时代语境下具有特殊的意义，但也容易失之单调、
刻板和概念化。

二是“蒙昧———觉醒———不知所终”的人物成

长模式。 由蒙昧渐趋觉醒，直至不知所终的前途和

命运，是“新工人” （农民工）群体成长的缩影和写

照。 《红煤》中“农民轮换工”宋长玉挖空心思想转

为国家正式工人。 小说开篇用长达 ６ ０００ 字的篇幅

叙写宋长玉在煤矿公共澡堂“洗澡”的情景，揭示出

新工人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身份意识觉醒后的痛

苦。 宋长玉幻想通过洗澡洗净身上的煤尘，洗去煤

矿工人身上的黑色烙印以及蛰伏内心深处的自卑

感，他企图追求矿长女儿唐丽华，并倚靠裙带关系

实现个人宏愿。 然而，心灵的煤尘却是永远洗不掉

的，反而越积越多。 小说后半段，宋长玉走向奢靡

堕落，不择手段穷凶极恶，最终因 １７ 人矿难身亡，只
好连夜“搭上一列开往南方的火车”逃往异地他乡

不知所终。 《无碑》中的主人公李保云，因为脸有胎

记被工友戏称“老乌”以致真名从此隐遁。 “胎记”
更寄寓着某种象征，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社会结构以

及城乡之间的巨大鸿沟，可以说已使不少农民烙上

或深或浅的胎记。 小说主要围绕着老乌祛除心理

胎记、摆脱歧视而寻回个人尊严、确立个人价值的

心路历程而展开写作。 小说的末尾，“‘中国制造’
开始向‘中国创造’转型时，我的主人翁，我叫他我

亲爱的老乌，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一无所有

地消逝在茫茫人海中” ［８］。 《问苍茫》中的电子厂

女工柳叶叶期望通过个人奋斗（上夜校、写作）来改

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很快走向了幻灭，她的这一成

长蜕变是通过爱情来完成的。 当柳叶叶认清常来

临、夏悦的“本质”后，毅然选择走向工友唐源及其

光明的事业———兴办为工人权益而“合法斗争”的

民间组织 （春天劳动争议服务社）。 这看似理性的

选择经不起叩问和推敲，他们的未来又将会在哪里

呢？ 这一方面真实反映了工人阶级主体意识从无

到有、从自发到自觉的艰难历程，另一方面也暴露

出创作者思想的严重局限，以及对现实社会进行批

判思索和介入的苍白与乏力。

三、“生活流”模式

“生活流”属于现代西方新现实主义创作流派

的理论主张，１９６２ 年，德国当代电影理论家克拉考

尔在专著《电影的本性》中首次提出“生活流” ［９］ 的

概念，后作为一种表达方式引入文学创作领域，侧
重于反映人的外部行为和外部世界，“（一）不写惊

人的事件；（二）不写非凡的英雄人物；（三）不在作

品中解答问题” ［１０］。 其实质是主张从“平淡无奇”
的生活本真出发，反映社会现实，描写人生命运。

新世纪工业叙事“生活流”结构形态凸现。 一

是围绕日常生活为中心设置情节结构。 与传统工

业题材小说基于生产矛盾、思想冲突架构情节结构

不同，新世纪工业题材小说叙述空间不再局限于工

厂车间，还进一步延伸到家庭、社区（工人大院）、电
影院、街道甚至咖啡屋、酒楼等场所，在更大的生

活、生产性衍生空间展开叙述，增强了小说情节的

丰富性，也使得小说可以更立体地表现人物生活的

时代、社会以及人性的复杂性。 如高满堂的《大工

匠》，工厂、车间消隐成为小说叙事的背景性存在，
对家庭（围在一起吃饭）、工人俱乐部（从“电影院 ／
会场 ”到“样板戏的舞台”再到下岗女工组建的“歌
舞厅 ”）、一品鲜 （从国营食堂到大酒店 ）、公共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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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等工人生活、娱乐场所及其空间场景的描写，成
为小说叙述的重要空间。 小说叙述情节随着工人

所处场景的变换而自由游走和不断推进，工人闲暇

生活的描写成为激情时代的重要补白，成为工人形

象塑造的重要凭借和依据。
二是客观展示时代和工人生活原貌。 受时代

和政治影响，传统工业题材小说往往精心构织矛盾

冲突，将生活现象和作者主观意图胶合勾兑，往往

体现为一种观念化写作。 新世纪工业题材小说则

注重于日常世俗生活的客观展示，将生活中若干日

常事件和现象相互串联，以拼合出贴近生活原貌的

艺术画面，汇聚形成一股平缓的叙述流。 诸多作品

叙述时间跨度大，叙述范围充分延展，可能绵延几

年、几十年、一辈子乃至几代人的漫长生活历程，叙
述情节枝枝蔓蔓，叙述节奏舒缓顿挫。 如刘华的

《车头爹，车厢娘》，尽管小说横跨几十年的时间长

度，经历了抗日战争、“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
等历史事件，却没有宏大的情节叙述结构，始终以

微观的家长里短、喜怒哀乐为主笔，不以情节的推

进为节奏，而以一个个细微的人物素描（孙大路、范
莹莹、陈连根、杭州、安路、奶奶等）延展小说的叙述

张力。 小说的叙事按照生活本来的面目和进度舒

缓展开，工人及其家属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跃然

纸上。 曹征路的《问苍茫》，小说开头直接写到了罢

工，按照故事推进的逻辑，接下来应是工人与资本

家之间矛盾的激化或平息。 可是，小说却虚晃一

枪，从容不迫地描写台风来临时的场面与威力，叙
说客家人惜命的传统和女人“自梳” “自靠”的民情

习俗，叙写文念祖与陈太在电话里暧昧的调情。 急

速演进的情节在还原生活真实场景的娓娓讲述中

完全被平抑和冲淡了，文章的叙事进程也由此变得

舒徐从容。 罗基础的《玛依塔柯之恋》独辟蹊径地

以爱情生活带出百年西北石油化工重镇的历史变

迁。 小说避开对历史事件、建设大事、生产流程等

冗长、单调的叙述，把笔墨集中在几代石油工人的

十几个爱情故事上，用逼真的生活细节展现时代

变迁。
总括来看，由于政治对文学的禁锢，作家对社

会心理焦点和时代热点无距离地融入，当代工业题

材小说曾一度以阶级斗争为主题热情参与忠实记

录，这一创作模式后来多为人所诟病和摒弃。 新世

纪以来，在市场经济的浸染熏陶下，工业题材小说

的创作理念、生产方式、传播途径、审美取向发生了

重大变化。 小说叙述者往往以迎合受众消遣娱乐

的心理诉求为旨归，放弃干预生活的努力而沦为

“转叙人”，在“失语”的沉闷和“零度情感”的尴尬

中，专注和倾心于民间生活、历史现场的想象性还

原和返顾，提供给人们缅怀和重温逝去岁月的契

机。 问题是，这一变化孕育艺术创新的同时，也带

来了一些理应引起高度警惕的艺术倾向，主要有：
工业、工厂、工人生活有意淡化成单纯的叙事背景，
或者成为渲染某一段逝去历史的注脚和语境；墨守

现成的大众审美习惯与程式，淡化艺术形式探索与

实验；小说的商品特质、娱乐意味趋浓，如大量植入

反腐、黑幕、情爱等流行通俗元素等。 概言之，当下

工业叙事日益远离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确立的审美价值

与艺术取向。 如果任由工业叙事的生活边际无限

度扩大和情感自由漫溢，任由日常的琐碎凡庸消解

生命的诗性和苦难承担，任由通俗流行元素对文学

主体内容的渗透和全面挤压，我们不仅难以深入工

人群体负重前行的内心，更无力指向时代的深度和

广度，也必然导致文学最为可贵的人道主义关怀和

历史感的匮乏。
当然，时代在飞速发展变化，我们没有必要停

留在历史的陈规陋见中想象和评判当下工业叙事

的成败得失，新世纪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理念、主
题思想、情节模式、人物形象、审美风格理应增加新

的内涵和质素。 今天的中国还走在工业化、城镇化

的发展路上，唯有秉持高度的创作自觉，聚合文化

自信，传承和发展建国初期凝练提出的“工业精神”
内核，“新的‘工业精神’应包含现代性、当代性、先
锋性、理想性，其内涵应注重人与人、人与生存环

境、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关系，以及对人的尊严和

价值的张扬和尊重。 工业题材小说作者应面对精

神现实进行写作，关注个体的精神状态、生存困惑、
道德困惑、物质与精神的对立等” ［１１］，应努力探求历

史内蕴和时代内容的交汇，努力塑造“工人阶级的

整体文化形象”，强化工业题材意识，“强调作为现

代社会中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意识，发挥文学对

社会文化的批判和建设的功能” ［１２］，使作品在历史

意识的烛照下，呈现出丰厚的历史内涵和显著的时

代气息，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只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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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题材小说才能取得无愧时代的更大成就。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上海师范大学杨剑龙

教授的悉心指导，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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